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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标签化”与“性别工具箱”：

女性卡车司机的微观劳动实践

马 丹

内容提要：本文从劳动与性别的双重角度对女性卡车司机的微观劳动实践进行了研究。女性卡车司机

面临着严重的职业性别隔离，作为“职业性别少数”，她们首先采取了“去标签化”的策略，在劳动实践中消除

性别刻板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建立男性工作世界中女性劳动的合法性。在此基础上，女性卡车司机还灵

活使用了“性别工具箱”，在不同的劳动情境中辨认出性别突出性之不同的程度与方向，以采取与该情境相

对应的性别策略。女性卡车司机的经验表明，冲破职业性别隔离是一个紧密依循微观劳动实践的动态过

程，她们在微观劳动实践中展示出的个体能动性突破了僵化的“性别二元论”的对立，为职业性别平等提供

了更多的可能。

关键词：女性卡车司机；职业性别隔离；去标签化；女性的男性气质；性别工具箱

一、引言：女性卡车司机作为“职业性别少数”

从全球范围与历史脉络来看，卡车司机都是一个男性主导的蓝领工作，以重体力、高技术的劳动特征

著称，女性是以“职业性别少数”的身份参与其中的。就我国的情况而言，一方面，女性卡车司机的数量占

卡车司机总量的 1%-5%，属于严重职业性别隔离的职业（蔡禾、吴小平，2002；传化公益研究院中国卡车司

机调查课题组，2019）；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卡车司机的职业身份发生了“从国有、集体到私人”“从工

人到农民”“从国家到市场”的转变，伴随着近年来公路货运市场的重组与性别平等意识的传播，已经有越

来越多的女性卡车司机以跟车卡嫂或独立司机的身份进入到公路货运业。因而，围绕着女性卡车司机的

迷思呼之欲出：在严重职业性别隔离的宏观背景下，微观场景中的女性个体如何进入这个高度男性化的职

业领域？她们能够胜任吗？

除了经验困惑，我国女性卡车司机进入传统男性蓝领工作的实践，无论从理论脉络还是实践需求来

说，都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第一，“职业性别隔离”作为性别分层的指征，业已成为经济学、社会学与社会

心理学重要的研究对象，尤其是蓝领工作中的职业性别隔离（Torre，2019）。“职业性别隔离”指的是职业性

别结构的不均衡状态：劳动者因其性别的分类而集中于不同的职业或同种职业中具有等级制的岗位，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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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水平隔离与垂直隔离，带来的往往是性别不平等（Gross，1968）。学者的研究集中于职业性别隔离的

成因、模式与后果，以及打破职业性别隔离、促进职业性别融合的政策建议，以宏观、一般化的研究为主，而

对于特定国家、具体劳动情境中“职业性别少数”的经验研究则并不充分，亟须具体经验的佐证与扩充。

第二，职业性别隔离不仅是学界的研究对象，消除职业性别隔离是许多国家追求性别平等的政治、经

济与文化目标。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女权主义运动与性别平等主义的兴起，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措

施：有的以政府立法介入公共领域为主，例如美国；有的不仅出台平权与反歧视的法律，政府还介入私人领

域提供帮助以促进女性就业，例如瑞典（Chang，2000）。我国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妇女解放”的意识

形态与制度性的“国家动员”出发，“自上而下”地改变职业的性别构成（金一虹，2006）。至 20世纪七八十

年代，全球的职业性别隔离水平有所下降，但是到了 90年代，职业性别隔离下降的速度逐步减缓（Cotter et
al.,2011），甚至出现加剧的情况（蔡禾、吴小平，2002；Bradley & Charles，2009；李汪洋、谢宇，2015），因而

有学者认为这代表着性别革命的停滞（England，2010、2011）。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女性卡车司机“逆向”

的职业选择展现出的个体能动性对于职业结构再生产的影响就极具探索的意义。

然而，将卡车司机作为主体性劳动者的研究并不多，关于女性卡车司机的研究更少。涉及卡车司机的

研究多聚焦于交通安全、公共健康、产业历史的角度，将卡车司机视作公路运输系统顺利运转的物质保证，

传播某些疾病的介质，或者在农业、工业、运输业的发展历史上承担部分功能的一般化的工作者。即使有

一些以卡车司机作为主体对象的研究，也多缺乏性别视角，并未具体讨论职业性别隔离的问题（Viscelli，
2016；Belzer & Sedo，2018）。因此，从劳动与性别的双重角度研究卡车司机的微观劳动实践非常必要。

综上，女性卡车司机非传统的职业选择与劳动实践代表了具体劳动情境中“职业性别少数”冲破性别

隔离的经验，也在某种程度上为 20世纪 90年代之后出现的所谓“性别革命的停滞”提供了具体的注脚。本

文的问题是：在微观劳动实践中，我国女性卡车司机作为“职业性别少数”的经验是什么？她们在具体的职

业情境中入行、维持职业选择、冲破职业性别隔离的策略是什么？为消除职业性别隔离提供了哪些普遍的

启示？以消除性别不平等为宗旨的性别革命出路何在？我曾在《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No.3：物流商·装

卸工·女性卡车司机》中对女性卡车司机进行了初步的描述，本文基于职业性别隔离研究的理论脉络，重新

审视了女性卡车司机的微观劳动实践，试图完善相关概念的理论意涵，回答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

二、职业性别隔离理论与微观劳动实践的重要性

国际学界对“职业性别隔离”的研究已跨越半个多世纪，我国的相关研究则伴随着改革开放刚刚起步，

以经验研究为主。关于职业性别隔离的原因及其实现路径的核心问题，最广为人知的理论框架是“供求理

论框架”。

（一）“供求理论框架”

“供求理论框架”包含三种研究视角，一是供给视角（supply-side），二是需求视角（demand-side），三是

供求视角的融合。供给视角主要从内部的、个体的职业偏好与选择出发解释职业性别隔离，最具代表性的

是人力资本理论与性别角色的社会化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职业性别隔离反映的是男女不同水平的人

力资本投资（Polachek，1976），而性别角色的社会化理论则认为社会化产生的性别化身份认同与性别歧视

才是职业性别隔离存在的原因（England & Browne，1992；England，2010）。供给视角受到的批评有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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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理论假设缺乏经验研究的充分证明（Jacobs，1989；Padavic，1992）；二是对个体职业偏好与选择的强调

忽略了结构性的限制，因而需要从外部需求的层面审视职业性别隔离（Reskin & Maroto，2010）。

需求视角即是从外部的工作组织、劳动力市场与雇主的角度解释职业性别隔离，最为典型的理论有

三：一是雇主的统计性歧视理论，认为职业性别隔离来自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雇主的结构性歧视（Biel⁃
by、Baron，1986）；二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男性盘踞在收入、稳定度与福利较好的初级劳动力市场，

女性则被挤压至次级劳动力市场(Edwards, 1979)；三是与父权制缠绕在一起的社会闭合理论，认为男性作

为有地位的主导群体，通过将机会赋予群体内男性成员以维持男性的认同与优势(Hartmann，1976)。需求

视角也有其局限性：例如仅从雇主、组织与市场的角度无法解释不同人群看似自主的职业选择，同时忽略

了劳动力市场与工作组织的多样性，也未将性别不平等与其他不平等同时考虑，忽略了交叉分析的因素。

由此，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应该结合供需两方面的因素来解释职业性别隔离，并且在不同的情境中强调

供求不同的侧面(O’Farrell，1999；Polavieja & Platt，2014）。

（二）聚焦于宏观定量分析的经验研究

我国的职业性别隔离研究起步于世纪之交，尚停留在借鉴国外的理论模型分析我国职业性别隔离的

初级阶段（童梅，2014），并多为宏观定量分析，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将我国职业性别隔离的现状作为研

究对象（刘德中、牛变秀，2000；蔡禾、吴小平，2002；李春玲，2009；李汪洋、谢宇，2015）。第二类关心的是

职业性别隔离的测度问题，试图从统计描述与具体的测量指数之间找到最合适的测度方法（杨伟国等，

2010；张成刚、杨伟国，2013）。第三类则将职业性别隔离作为研究视角，运用到具体的职业研究当中去（林

聚任，2000；蒋玉梅，2011）。

（三）微观劳动实践的重要性

已有研究对于理解职业性别构成、职业分化与性别不平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无论理论研究

还是经验研究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这些局限性都与微观劳动实践的缺位紧密相关。

首先，已有研究大多是从阻碍而不是冲破的意义研究职业性别隔离，重点在于解释职业进入与流动的

障碍，而对于已进入非传统性别职业的“职业性别少数”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即使有所涉及，也多聚焦于其

面临的困境，而不是对隔离的突破，因而无法提供行之有效的冲破策略。

其次，职业性别隔离同时包含劳动问题与性别问题，但已有研究的重点大多是在性别的视角下笼统地

讨论劳动问题，而不是在具体劳动实践的场景中讨论性别分工问题，忽略了其内含的多样性与能动性。将

劳动实践纳入性别实践的分析与将性别视角纳入劳动过程的分析应该是同步进行的过程，否则职业性别

隔离的研究只能呈现单向片面的框架。从劳动研究与交叉分析的视角来看，进入蓝领职业的女性工人并

非一般化的无差别个体，职业性别隔离与她们在不同社会情境下所处的具体社会位置有关，也与其在微观

劳动实践中个体的能动性有关（Crenshaw，1989）。

再次，已有定量研究从宏观角度描绘出职业性别隔离的轮廓，框定了结构性框架的边界，但是由于职

业分类、数据来源、测度方法的不同会造成不同甚至矛盾的结果。例如有的研究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

业性别隔离的程度持续加深（蔡禾、吴小平，2002；李汪洋、谢宇，2015），有的研究则认为 20世纪 80年代职

业性别隔离水平有所上升，90年代以来有所下降（李春玲，2009）。同时定量方法本身的解释路径有限，需

要从微观实践的定性研究中汲取养分。

最后，卡车司机的微观劳动实践具有独特性，已有研究无法涵盖其独特经验。已有研究中无论是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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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工厂还是服务业工作场所，工人的劳动大多具有聚集性、互动性、确定性等特征。而我国的卡车司机

70%以上属于既是车主又是劳动者的自雇体制，其劳动具有原子化、流动性、不确定性的特征。即使是他

雇卡车司机，由于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驾车工作，也与其他行业工人的经验不同（传化公益研究院中国卡

车司机调查课题组，2018、2019）。

因此，本文从微观劳动实践的角度，因循劳动与性别两条线索对我国女性卡车司机作为“职业性别

少数”的经验进行了定性的研究，力图从冲破职业性别隔离的角度提供对于职业性别隔离的认知与应

对策略。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2019年 2月至 8月，我在北京市、四川省成都市、河北省

三河市、山东省滕州市、河北省辛集市对 18位被访者进行了深度访谈，其中有 16位是女性卡车司机，2位是

5A级大型物流公司DB公司与RQ公司的车队管理者。访谈时长从 1小时至 4小时不等。为保证匿名性，

文中提到的名字均为化名。

根据“劳动与性别”的研究主题，本文选取了雇佣性质与货运距离①作为分类标准。在 16位女性卡车司

机中，有 5位短途自雇司机、4位短途他雇司机与 7位长途自雇司机。田野期间未找到长途他雇司机，访谈

结束后有一位长途自雇司机在旧车报废、未购新车的情况下转行成为长途他雇司机。在长途自雇司机

中，有 4位独自驾车的卡车司机和 3位与丈夫共同驾驶“夫妻车”的跟车卡嫂。16位被访者的平均年龄为

40岁，最大的是 56岁，最小的为 31岁，她们大多来自农村，以初中学历为主。就婚育情况来看，11位被访

者已婚，5位离婚，15位已为人母。她们的平均入行时间是 10年，最长的有 25年，最短的只有 1年。她们的

驾照等级涵盖了C1、B2、A2、A1四种，运输的货物也多种多样，包括普货、冷藏冻货、“绿通”②等。

在深度访谈的同时，我还进行了持续的参与观察：其一是跟随短途自雇司机莉蓉跑车一天，参与装

卸与运输劳动；其二是在 DB公司与 RQ公司观察了他雇司机的货场劳动、培训课程、安全例会等；其三

是拜访了长途自雇司机福锦的冷藏车，观察她在押车售卖的批发市场与装卸工和货主的互动；其四是

关注研究对象在卡车司机组织、网络社交平台与短视频平台的动态，以深入了解货运劳动和性别参数

的意义。

四、“女人开得了大车？”公路货运业的职业性别隔离

坎特（Kanter，1977）的经典研究认为，工作组织内某个亚群体的从业者数量不超过 15%时，该群体就

是一种象征（tokens），无法获取完整的成员资格，经常遭受差别性的待遇。占比仅有 1%-5%的女性卡车司

①“自雇司机”指的是自购卡车从事货运的卡车司机，“他雇司机”指的是受雇于个体车主或物流公司的卡车司机。“货运距离”以

500公里为界，低于500公里的货运被称为“短途运输”，高于500公里的被称为“长途运输”。

②“绿通”指的是“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在我国收费公路中享受减免通行费的优惠政策。“绿通”货物包括新鲜蔬菜、水果、鲜

活水产品、活禽、新鲜的肉蛋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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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面临的就是这种工作场域，其职业性别隔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性别刻板印象为代表的“文化

性隔离”；二是劳动力市场排斥与歧视女性的用工制度造成的“制度性隔离”。

（一）“文化性隔离”：“不能干”“不想干”“不用干”与“不让干”

当女性卡车司机出现在物流港、货场、公路收费站与服务区等工作场所，她们经常面临的疑问是：“你

的驾驶员呢？”这个疑问隐含的假设是：女性并非理所当然的卡车司机。长途自雇司机云霞经常被误认为

跟车卡嫂，很少有人相信她是一辆 13米平板卡车唯一的驾驶员。长途自雇司机蓝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

被质疑：“女人开得了大车？”可以说，无论驾校培训、货主订货收货、装卸工装卸、交警查车时对于女性驾驶

资格与能力的普遍质疑，还是在卡车司机组织总是被归类为“卡嫂”而不是“卡友”的尴尬处境，都是女性卡

车司机不得不面对的“文化性隔离”。

“文化性隔离”集中表现为四个“不”的标签化的性别刻板印象：一是认为女性“不能干”，在体力、驾驶

技术、反应速度、处理问题的能力等方面与男性存在天然的差异。即使女性可以入行，也被认为是需要被

保护的、与男性相比低一等的从业者。二是认为女性因为胆小、怕吃苦、照顾家、更偏好“女性职业”而“不

想干”。三是认为女性“不用干”，因为男性具有驾驶卡车养家糊口的合法性，女性的责任则被划定于家务

与照料，无须承担“养家”的“重任”。四是“不让干”，包括有的家中长辈、男性配偶或雇主出于“保护女性”

的“父权制”文化，不鼓励、甚至阻止女性从事卡车司机的工作。也有男性配偶担心男性较多的工作场所会

增加妻子与异性接触的机会，导致婚姻的不稳定。还有相当部分的“不让干”来自客户，反映出消费者的性

别歧视对于职业性别结构的影响（Adkins，2005）。表现为四个“不”的“文化性隔离”是公路货运业性别隔

离系统的意识形态基础，也内化为女性的职业性别认同影响着个体的职业选择。

（二）“制度性隔离”：招聘歧视与就业限制

在劳动力市场中，大部分物流公司只招收男性卡车司机，即使有零星公司招聘女性，其过程也甚为曲

折。DB公司的刘经理在招收第一名女司机时忐忑万分，除了向上级请示、翻阅公司历史查找其他分公司

是否有女性卡车司机之外，她还与这名女性应聘者进行了严肃的谈话，以确保她能适应男性化的工作环

境。因此，工作组织的招聘实践是职业性别隔离重要的实现方式，它反映出劳动力市场对于女性卡车司机

入行的结构性限制。

“制度性隔离”不仅存在于准入机制，还蔓延至用工制度。一方面，女性被招聘进物流公司，经常被分

配到更加“女性化”的工种。燕云应聘的是DB公司男性较多的卡车司机的职位，却被人事部门直接分配至

以女性为主的叉车司机的岗位。另一方面，女性卡车司机经常被限制于短途运输，无法从事难度更高、装

卸次数更少、收入更多、地位与声誉都更高的长途运输。DB公司的刘经理认为这是性别差异的文化使然，

RQ公司的吴经理也表示最主要的原因是不合“常理”：“哪有女的跑长途的？”

可见，对我国女性卡车司机来说，职业性别隔离表现为看似无形又如影随形的性别刻板印象的标签，

也具体化为劳动力市场每一个工作环节的刚性制度屏障，每一种隔离形式都带有供与求的双向效应，既是

文化性的，也是制度性的。要打破职业性别隔离，仅仅是女性入行、增加其作为“职业性别少数”的数量远

远不够，还需要在整个劳动过程中不断突破各种限制，改变工作组织与劳动力市场的歧视性制度。对此，

已入行的女性卡车司机在微观劳动实践中采取了一套复杂的策略：首先，她们需要去除性别刻板印象的标

签，力排众议获取女性入行与工作的合法性；第二，随着入行时间的增长，她们又在不同的劳动情境中灵活

使用了“性别工具箱”，呈现出冲破职业性别隔离的情境性与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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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去标签化”：“男人做的事，我们都能做”

针对文化性与制度性的职业性别隔离，女性卡车司机采取的首要策略是“去标签化”，即去除性别刻板

印象的标签对其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去标签化”的社会化过程与个体选择带来的

入行的突破；二是微观劳动实践带来的“去标签化”的客观结果；三是通过吃苦耐劳的劳动确立男性世界中

女性劳动的合法性；四是解构卡车司机职业的“男性气质霸权”。

（一）入行：反向的职业选择

女性进入公路货运业从事卡车司机的工作，是打破职业性别隔离的第一步。她们通过职业选择表达

出与性别刻板印象标签相反的声音：女性不仅喜欢、能驾驭卡车司机的工作，还具有强烈的入行需求。

第一，不同于传统性别文化观念的想象，被访的女性卡车司机 90%以上都是从小就特别喜欢卡车，以

驾驶卡车作为职业梦想。这一点与她们大部分出身农家、有更多机会接触卡车与公路货运有关。同时，其

非传统的职业偏好也与“不强调性别”的地方性文化、宽松的家庭教育、“去标签化”的社会化过程和体力劳

动的经验有关。莉蓉的家乡文化认为“能干比性别更重要，任何职业都是一条生路”。乔青的父母从不干

涉她的自主选择，无论她选择做“女性化”的化验员还是“男性化”的卡车司机。云霞的父母和兄长鼓励她

的“男孩性格”并以此为荣，支持她考取驾照、购买卡车。福锦会种地、赶马车，也做过泥瓦工，体力劳动的

丰富经验使得她在入行之初就驾轻就熟。

第二，女性卡车司机有着强烈的入行需求。其一，对于以初中学历为主的农村女性来说，卡车司机是

有限的职业选择中经济回报较高的选项。其二，自雇卡车司机的工作较为自由：工作与休息的时间，货物

与路线的选择，劳动过程的控制，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在自己手里，尤其短途运输还可以兼顾赚钱和家庭

照料。其三，对于跟车卡嫂来说，报考驾照、与丈夫轮流驾车是提高货运效率与收入的重要途径。

第三，在女性卡车司机的成长经历中，几乎都有带领她们入行、以父兄或丈夫为代表的“领路人”。“领

路人”为女性卡车司机提供了可能的职业选择与入行必备的物质条件，诸如对卡车和公路货运的耳濡目

染，跟车旁观卡车司机工作的经验，坐在方向盘前“试一试”的机会，替代驾车送货的尝试等。更重要的，

“领路人”还直接传授女性卡车司机驾驶技术与货运经验，成为她们入行的第一位老师。

我开，大哥就坐在副驾上瞪眼看着我，比他自己开车都累。他跟我说：“下坡的时候，挡位

太高、车速太快，你应该减个挡，但是别一脚猛踩下去，因为咱拉了重货，它是有惯性的。你轻

轻踩下去，把速度降下来，同时赶紧踩离合，往后轰一脚空油门，再挂上低挡。”（2019年 2月蓝

玉访谈资料）

女性卡车司机入行的动机、经历与男性卡车司机有相似之处，但男性入行被认为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传

统选择，女性却不仅需要跨越职业门槛，还要冲破性别界限，面临的阻力更大。因而，驾驶卡车往往不是女

性最初的职业选择，女性卡车司机大多以传统的女性职业例如销售员、服务员、缝纫工等开启最初的职业

生涯，之后在“领路人”带来的契机下获得“试一试”的机会，经过不懈的努力才得以入行。入行后，她们还

需要不断冲破横亘在前的性别隔离，才能维持非传统的职业选择。

（二）抽象劳动本质与具体劳动分工带来的“去标签化”

女性卡车司机都表示，纵使入行之前有过因性别而产生的犹豫，但入行后一旦坐在驾驶室的方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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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同工种的女性与男性在劳动本质上几无差别，都是技术的展现与劳动力的付出：面对持续低迷、车多货

少、运费下降的散户市场，自雇卡车司机的劳动时间越来越长，劳动强度越来越高，“拼命赶路”、“拼命赶

趟”①成为常态；他雇卡车司机的收入多来自“底薪+提成”的工资结构，“多拉快跑”的紧张劳动也成为标

配。根据 2017年的调查，女性卡车司机平均每日驾驶卡车 7.14小时，男性卡车司机平均每日驾驶卡车

7.82小时，并无明显的性别差异（传化公益研究院中国卡车司机调查课题组，2019）。同时，同一工种的卡

车司机还面临同质的劳动问题。找货时，随着货运App的兴起，卡车司机经常被骗取信息费，还要面临运

价透明带来的恶性竞争。装卸时，卡车司机都要与装卸工打好交道以保证快速安全地装卸。在路上，卡车

司机都要面临故障与事故，都无法避免与交警、路政博弈，以及与偷油、偷货、碰瓷等货运痼疾作斗争。货

运结束后，几乎所有的卡车司机都经历过被拖欠运费或工资的噩梦。此外，卡车司机都要承受经济起伏与

环保政策带来的货运市场的淡旺季、限行换车等问题，也同样被固化在相同的职业位置很难转行，辗转于

“贷款/借款买车、开车还钱、还清后继续贷款/借款买车”的无尽循环。

如果说同工种的抽象劳动的本质降低了性别刻板印象的负面影响，那么具体的劳动分工也使得女性

卡车司机多以工种而非性别在工作中自我定位。举例来说，入行 3年的世佳驾驶车厢长度不到 3米的微型

厢货跑短途运输，以积攒的老客户为主，并使用“58同城”App找货，每次拉货不会超过 2吨，平均单程几公

里至几十公里，每天可以跑 3至 5趟，晚上收车回家；入行 20多年的春晓是物流公司班车司机，驾驶 6米 5
的冷藏车跑短途运输，每天运货的趟数与货运距离由公司决定，油费与高速费也由公司提供，为了忙碌的

工作她大半时间居住在公司附近的出租屋，很少回家；入行 8年的华洛驾驶 6米 8的高栏车跑中长途，每次

拉货 11吨，固定往返于河北与湖南，单程距离 1600公里，去程有固定客户，回程用“货拉拉”App找货，平均

3到 4天跑一趟，每次在家休息一两天；入行 23年的福锦驾驶 15米的冷藏车跑长途，没有固定线路也没有

固定货源，使用微信朋友圈找货，哪里运价好就去哪里，每次拉货 30吨，为了挣钱还贷她很少回家，就连春

节也是跟儿子在卸货地渡过。可以看出，世佳、春晓、华洛与福锦都是女性卡车司机，但是劳动分工的区别

使得她们的劳动过程迥异，也使得她们的归属感更多来自具体的工种，而不是性别。

由此可见，卡车司机的抽象劳动本质与具体劳动分工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性别刻板印象的负面影

响，这种“去标签化”的客观结果作为冲破职业性别隔离的养分被女性卡车司机内化为职业性别认知，为她

们建立女性劳动的合法性提供了宝贵的信心。

（三）“吃苦耐劳”：建立女性劳动的合法性

尽管女性卡车司机普遍认为她们的工作本质与性别关系不大，但是她们仍然面临不可避免的性别差

异：例如她们有特殊的生理期与孕产期，封车的力气也没有男性大。为了消除以此为基础的性别刻板印象

的负面影响，女性卡车司机通过“吃苦耐劳”的劳动建立起女性劳动的合法性与社会价值，同时也给自身带

来了经济独立与莫大的成就感。

第一，“吃苦耐劳”表现在克服性别差异，以货运进程为主要考量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生理期，有

的女性卡车司机反应不大，只需比平日多跑几趟卫生间；有的女性卡车司机存在经血量大、痛经、腰酸背痛

等问题，但是她们仍然会以货运劳动的“赶路”、“赶趟”为主，尽量忍耐疼痛，绝少耽误货运进程。在孕期，

女性卡车司机大多坚持劳动至分娩前夕。分娩之后，几乎所有的女性卡车司机在孩子满月或断奶后就投

① 一般来说，长途卡车司机以“赶路”为主，短途卡车司机以“赶趟”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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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工作，尽可能将女性特殊时期带来的工作暂停缩至最短。对于被视为天然母职的孩子的养育问题，她们

有的将子女交给家中老人照料，有的则带着孩子上路跑车。

除了生理期与孕产期，还有封车时的体力问题。对此，女性卡车司机认为并非无法克服，莉蓉认为随

着入行时间的增长，她的体力也有所增强，与男性的差异逐渐减少。华洛表示她盖篷布、封车的时间大约

是男性卡车司机的一倍，但这并不构成货运劳动的本质区别，即使封车慢一些，她的整个货运过程也比相

同线路的很多男性卡车司机更快，因为她总是不停歇地拼命赶路：“他们能跑多远、能跑多长时间，我都能

比他们还早！”还有很多女性卡车司机通过“说好话”、递烟递水、给钱等方式寻求装卸工的帮助，以减少体

力差异带来的封车难题。

第二，“吃苦耐劳”表现为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与由此获得的职业生涯的成功。无论入行时间长短，受

访的女性卡车司机都特别喜欢驾驶卡车，还非常擅长货运劳动。福锦是一名单身母亲，为了挣钱养家，她

经常“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①，通过不吃不睡的劳动在货主规定的时间内提前到达。同行的男性卡车司

机认为她是神一般的存在，但福锦认为置身男性行业，她需要为所有女性做出表率。

我晚点的时候很少，也没有被货主扣过钱，因为我跑得快呀！在路上经常都不吃饭，我饿着

肚子干！最困的时候拿水浇到脸上、头上，为了清醒！开车需要体力但是我挺能熬的，我感觉自

己很厉害，干了别人不能干的事！（2019年 7月福锦访谈资料）

第三，“吃苦耐劳”与“养家者地位”紧密相连，而“养家者地位”是女性劳动合法性的基础。性别刻板印

象标签的主要论据就是男性的“养家者地位”与收入高的卡车司机职业的天然连接，但是女性卡车司机入

行之强烈的经济动机及其职业轨迹说明：女性也需要承担养家的职责，并且通过“吃苦耐劳”的劳动做到了

独享或者与男性共享“养家者地位”，从而强调了男性蓝领工作中女性劳动的合法性。受访的 16位女性卡

车司机都是家庭经济的供养者，其中有 6位是家中唯一的养家者，10位与丈夫共同养家。与丈夫共同养家

的案例中，4位妻子的收入比丈夫高，3位妻子的收入与丈夫差不多。

“吃苦耐劳”的劳动让女性卡车司机赢得了经济独立，也收获了成就感与价值感，为冲破职业性别隔离

提供了内在的精神动力。在微观劳动实践中，作为“养家者”的她们逐渐意识到，性别刻板印象带来的负面

影响能够被克服，公路货运业的女性劳动具有稳固的合法性。

（四）解构“男性气质霸权”：“女性的男性气质”

所谓“男性气质霸权”，指的是支撑卡车司机艰苦劳动的文化符码与男性气质天然地捆绑在一起，而排

斥女性的性别身份与女性气质。它由两部分相辅相成的内容构成，一是基于性别身份与性别气质的二元

对应，即女性只拥有女性气质，男性只拥有男性气质，并且二者之间是对立互斥的；二是将卡车司机必备的

素质能力全部归属于男性气质。作为“职业性别少数”，女性卡车司机解构“男性气质霸权”的方式有二，一

是打破劳动中的性别二元对立；二是通过劳动实践展现出“女性的男性气质”（Halberstam，1998），打破男

性气质与男性身份之间的勾连，解构卡车司机中男性身份的职业垄断，从而证明了卡车司机必备的素质能

力与性别无关，“男性气质霸权”是人为建构而成的。

女性卡车司机打破“性别二元对立”的方式是，混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性别界限，申明女性与男性一

① 原则上每一辆长途卡车应该配备两名驾驶员。但是对于女性自雇卡车司机来说，由于经济成本和女性卡车司机稀缺的原因，很

难雇到合适的女性副驾，雇用男性副驾又有诸多不便，只好独自驾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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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喜欢并可以胜任自己的职业，因此蕊华在工作过程中从未将自己视作特殊的、需要被照顾的女性，而

是与男性卡车司机一样的“中性工人”。同时，支配型男性气质、共谋型男性气质与家长型男性气质被

认为是卡车司机取得工作成功的重要条件（传化公益研究院中国卡车司机调查课题组，2018），女性卡

车司机凭借经年累月的劳动实践一一解构了这些男性气质之于男性的专属性，树立起“女性的男性气

质”的合法性。

第一，许多女性卡车司机驾驶经验丰富，技术过硬，面对风险与处理问题的能力俱佳，在“支配型男

性气质”上并不逊于男性卡车司机。云霞入行 25年，独自驾驶 13米的平板车往返于山东和上海。她共

换过 8辆卡车，也跑过短途运输。她的驾车技术尤其是倒车技术高超，还会修车和换补轮胎，也熟知路

上每个加油站与路段的具体状况。遇到碰瓷时，她能够冷静处理以减少损失；面对装卸工，她会递烟送

水以加快装卸效率；在卡友组织内，她还是尽心尽力参与公益互助的“最棒卡姐”。多年的货运经验使

得云霞成为一名优秀的卡车司机，从她身上体现出“支配型男性气质”并非男性专利，而是货运工作者

的共性。

第二，被男性垄断的“共谋型男性气质”指的是“掌握处理劳动过程中各种复杂人际关系的策略和手

段”(传化公益研究院中国卡车司机调查课题组，2018)。从女性卡车司机的访谈发现，无论是“说过年话”进

行情感劳动，还是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与危机情境，她们都不比男性差，反而可能更有优势。莉蓉认为卡车

司机的成功来自社会资本的积累与灵活娴熟的社交技巧，因此她会采取多种措施维护老客户、开发新客

户。海棠反复强调需要与货主、同行、装卸工等维持良好的“熟脸”关系，以获取相关社会资本的支持。福

锦的策略则是让货运过程各环节的人都“沾巴点儿”①，不计较细节，不在乎当下的得失而着眼于长远利

益。这些都体现出“共谋型男性气质”的精髓并非为男性所独有。

第三，“家长制男性气质”指的是男性卡车司机作为家庭经济的顶梁柱而在家中成为权力中心（传化公

益研究院中国卡车司机调查课题组，2018）。如前所述，女性卡车司机作为养家者的地位毋庸置疑：她们之

中有与丈夫轮流驾车、共担家计的跟车卡嫂，有单独经营货运、收入比丈夫还高的事实上的养家者，也有已

经离婚、通过货运劳动供养家庭的单亲妈妈。

以上通过四个方面叙述了女性卡车司机在微观劳动实践中冲破职业性别隔离的首要策略：“去标签

化”。“去标签化”既是抽象劳动本质与具体劳动分工带来的客观结果，又是女性卡车司机主观的工作策略；

它与社会化过程中产生的职业偏好有关，也是解构“男性气质霸权”、树立女性劳动合法性的持续过程。但

是，相较于错综复杂的劳动环境，“去标签化”的策略远远不够，为此女性卡车司机还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性

别策略：“性别工具箱”。

六、“性别工具箱”：不同的劳动情境下灵活的性别策略

许多研究表明，传统的性别二元结构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Budgeon，2014）。近年来，性别研究经

历了四个重要转折，一是性别概念由静态转变为依据具体的社会关系情境、参照性别规范而达成的动态过

程（West、Zimmerman，1987）。二是反思性别动态的恒常性与内在一致性，认为性别并不总是在所有社会

①“沾巴点儿”是方言，指的是“占点小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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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中都具有突出性的特征，性别动态的意义也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发生改变（Francine，2007）。三是引

入交叉性分析视角，使得性别不再是产生社会不平等的单向机制，而是与年龄、种族、阶级等视角交叉在一

起的综合性不平等机制（Crenshaw，1989）。四是对性别身份与性别气质二元对应关系的剥离。哈伯斯塔

姆（Halberstam，1998）从性别多元的角度提出“女性的男性气质”，认为男性气质不只为男性所独有。胡帕

与古德温（Huppatz、Goodwin，2013）使用“性别资本”的概念将性别身份与性别气质分为不同的资本类型，

认为关于职业性别隔离的研究应该超越性别身份，聚焦于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如何被生产与再生产。戴

妮森（Denissen，2010）使用了多元性别意涵的视角研究了进入男性职业的女性工人，认为她们会在每个情

境中修改性别身份的展示，以融入非传统性别的工作。这些转折说明，在研究职业性别隔离时，需要注意

到性别身份与性别气质概念的动态性、反思性、交叉性、情境性与多元性。

当我们以此目光审视女性卡车司机时，会发现在“去标签化”的基础之上，她们还采取了更加多元与复

杂的策略。本文将其命名为“性别工具箱”，意指装载了女性卡车司机灵活随机的性别策略的“工具箱”，此

工具箱与卡车上的“检修工具箱”一样，便于携带，必不可少。如果说“检修工具箱”对应的是机械故障，那

么“性别工具箱”对应的就是与性别相关的各种难题。在不同的劳动情境中，女性卡车司机会辨别性别的

突出性程度来决定使用“性别工具箱”的范围；而在那些性别较为突出的劳动情境中，她们会通过经验判断

性别突出性的方向，从而在“性别工具箱”中提取不同的工具，解决不同的危机与问题。

（一）性别意识的流动性

性别意识是一个互动的、多层次的过程，是性别作为社会实践的制度化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Ridge⁃
way、Correll，2004），也是具体结构性位置的结果（Gerson、Peiss，1985）。女性卡车司机的性别意识呈现出

流动性的特征：除了包含追求性别平等的现代性别意识，解构“男性气质霸权”、建立“女性的男性气质”的

后现代性别意识，还呈现出非常传统的性别意识层面。性别意识的多元性与流动性，构成了“性别工具箱”

复杂多样的意识形态基础。

一方面，女性卡车司机冲破职业性别隔离的职业选择并不总是意味着追求性别平等的性别意识，有时

反而是传统性别意识的产物。这一点很典型地体现在短途自雇女性卡车司机的劳动实践。许多短途女司

机是为了更好地履行母职才进入这份男性化的工作，她们关于传统女性家庭角色的性别意识并未随着非

传统的职业选择而消失。蕊华是在女儿进入幼儿园后开始从事短途货运，因为只有这份工作既可保证一

定的收入又让她有灵活的时间接送女儿和照顾家庭。即使她的收入比丈夫高，蕊华也认为丈夫才是家庭

经济的主要支撑者，而家务与育儿才是她的主要责任。

另一方面，女性卡车司机的性别意识既传统又现代，昭示了冲破职业性别隔离的行为与真正的意识形

态上的性别平等之间的距离。举例来说，经过劳动实践的洗礼，女性卡车司机异口同声地表示女性能够胜

任这个男性化的职业，男女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但是同时她们又会强调性别差异。莉蓉从业 8年，相比之

前酒店服务员或者超市售货员的工作她从事货运更加得心应手，但是在内心深处她仍然觉得她的反应没

有男性快，经常在载货较重、路况不佳时有“心里惊一下”的感觉。

因此，冲破职业性别隔离的行为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平等的性别意识，也不一定意味着更平等的家庭性

别分工。反之，性别意识对实践中职业选择的影响也颇为复杂，需要与其他因素交叉来看，例如经济收入、

工作时间的自由度等。女性卡车司机的“性别工具箱”中展示出的多元、流动，甚至分裂的性别意识反映出

冲破职业性别隔离的复杂性。

-- 44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Vol. 8 No.5, Sep. 2020
http://src.ruc.edu.cn

社会学评论
Sociological Review of China

第8卷 第5期
2020年9月

（二）做自己：在“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之间

女性卡车司机在实践中发现，在不同的劳动情境中性别突出性的程度是不同的，她们会根据具体情况

选择“性别工具箱”的使用范围：每当坐在驾驶室手握方向盘独自驾车时，她们感受到的不是性别，而是劳

动进程的迫切与挤压，这时“性别工具箱”处于闲置状态，无须开启。而当她们驾车到达工厂、货场、服务区

置身于男性的世界时，性别就会变得非常突出：女性的性别身份有时带来的是称赞与帮助，有时带来的却

是奚落与阻碍。对应需要解决的问题，女性卡车司机会审时度势，在“性别工具箱”中提取关于性别气质最

合适的工具，以促进货运进程的顺利进行。

女性卡车司机大多认为自己具有“男孩性格”，而“男孩性格”是她们维系卡车司机工作的重要品质。

在“男孩性格”的底色之上，女性卡车司机展现出的男性气质常常有利于她们取得职业上的突破。蓝玉自

认为是“女人中的爷们儿”，单枪匹马跑长途是很多男性卡车司机的噩梦，却难不倒她。福锦从小就比哥哥

能干，入行后她也比很多男性卡车司机更加成功：她的活儿更多、挣钱也更多；她跑车更快、更能吃苦；她不

仅擅长配货、驾车，还能帮忙卖车、审时度势换车，解决货运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与此同时，女性卡车司机也冲破了蓝领工作中女性是“表现工作能力”还是“展现女性气质”的“双重束

缚”（Denissen，2010），在努力工作的同时，并未放弃女性气质的展示。海盈每天出车前都要早起 1小时梳

洗化妆；华洛在路上虽然有时连洗脸的工夫都没有，却尽可能穿漂亮衣服、戴漂亮耳环来打扮自己；海棠与

蓝玉都认为维持美丽整洁的外表是一种职业礼貌：她们把女性气质带入了男性化的行业。除了展现女性

气质，女性卡车司机发现其稀缺的职业性别身份带来许多因其“弱势”而来的优势，例如女性卡车司机驾车

在路上总能得到诸多称赞与崇拜，具有先天的“网红”体质。福锦被某媒体报道之后拥有了众多粉丝，并因

此成为某个卡车生产厂家的代言人，也顺势成为该厂家的销售代理，使用“网红”身份为自己的货运事业助

力。“弱势”的女性身份与女性气质还能帮助她们免于许多职业生涯中的危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面对男性

交警：即使与男性卡车司机同样违规，女性卡车司机也可以通过“说好话”、“示弱”等策略免予被罚，男性卡

车司机就不会有这样的“优待”。

有时候我也跟他们争取，就说好话呗！我说：“哎呀，兄弟！别罚了！车又不挣钱！你看看，

我自己开着车，你再罚我款，我心里可不舒服了！你不罚我款我心里都不舒服，到这个点了我饭

都没吃、水还没喝呢！别罚了，下次我注意！”这么说，一般都管用。如果是一个男司机，他根本就

不听你解释！（2019年 2月蓝玉访谈资料）

在微观劳动实践中，女性卡车司机深谙两种性别气质带来的不同效应：男性气质代表一般化的从业资

质与工作能力，女性气质代表稀缺的性别身份与“弱势地位”，因而她们会判断不同的劳动情境而展现不同

的性别气质：每当倒车、找货、送货、谈判、反抗、需要展现工作能力时，她们就从“性别工具箱”中提取出“女

性的男性气质”作为工具；而当某个情境下“柔弱、稀缺、不得已、令人同情”的女性气质更加奏效时，她们也

会毫不犹豫回到传统的女性身份，从“性别工具箱”中获取女性气质的工具，这与她们流动的性别意识相一

致。“性别工具箱”代表的复杂多元、灵活随机的性别策略是随着女性卡车司机入行时间的增长，在微观劳

动实践中构建而成的，它代表着性别实践并非流于表面，而是深深嵌入于劳动实践，随着劳动实践的不同

情境而展现出多层次的面貌。这种多层次的面貌使得女性卡车司机冲破职业性别隔离的策略超脱了传统

性别二元论的对立与选择，是“做自己”的个体能动性的极致表达。当女性卡车司机带着流动性的性别意

识往返于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之间，灵活运用“性别工具箱”中的性别策略时，性别气质已经从二元的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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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中剥离出来，显示出达成职业性别平等不同的可能。

七、结论：在微观劳动实践中讨论职业性别隔离

女性卡车司机作为“职业性别少数”的微观劳动实践展示出特定劳动体制下职业性别隔离的原因、

表现与冲破职业性别隔离的策略。她们的经验显示，虽然具有一定的性别差异，但女性完全可以胜任

卡车司机的工作。因此，女性在公路货运业遭遇的严重性别隔离更多地来源于性别刻板印象的标签与

劳动力市场的用工制度。这种职业性别隔离既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又是实践层面的；既是个体内化了

结构性的性别文化观念做出的“自主选择”，又是劳动力市场诸项制度所造就的结构限制的结果。因

此，职业性别隔离不仅是数量的聚集，还内含了非常复杂的社会过程，远非宏观“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

升降可以概括。

女性卡车司机冲破职业性别隔离的策略也多元且复杂，在前进中迂回往复。概括而言，她们的策略

首先是“去标签化”，降低性别刻板印象的标签给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面对男性化职业中“职业性别

少数”的地位，她们从无关性别的抽象劳动本质与具体劳动分工中获取了重要的力量，又在建构女性劳

动合法性的同时，解构了“男性气质霸权”。在此基础上，女性卡车司机发现性别在不同劳动情境中具

有不同程度与方向的突出性，因而会根据具体情境选择“性别工具”：有时她们是货运与驾车能力突出，

具有所谓“男性气质”的卡车司机；有时她们是使用“弱势、稀缺、值得同情”的“女性气质”换取快速装卸

和惩罚豁免的卡车司机。“性别工具箱”以流动的性别意识为基础，在“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之间充

满随机性与灵活性，客观上打破了传统的“性别二元论”的对立选择，展示出性别在劳动实践中动态多

元的复杂特性。

女性卡车司机冲破职业性别隔离的策略告诉我们：第一，职业性别隔离的供求理论需要进行更加具体

的研究。从供给层面来看，女性卡车司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职业认同与偏好不仅来自家庭氛围与养

育方式，还源于地方性文化、体力劳动的经验、非传统性别实践的参与、“领路人”提供的“试一试”的机会

等，每一位女性卡车司机的职业选择都是综合因素的结果。从需求层面来看，要辨别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与

具体的雇佣方式，例如中大型物流公司相对小型物流公司与个体车主而言，其性别歧视稍弱；自雇体制的

女性卡车司机相对他雇体制的女性卡车司机更少面临直接的结构性阻碍，职业性别隔离以更加隐性的方

式存在。因而，供求理论需要依据不同的国情、具体的劳动体制而进行不同的调整。同时供求理论的框架

并非只是在“职业性别少数”入行之前发生作用，个体选择与结构性限制的互动延伸至女性卡车司机入行

后的整个职业生涯。

第二，冲破职业性别隔离以微观劳动实践作为基础，并且一直与微观劳动实践相伴相生。无论是入行

前的“试一试”，还是入行后“吃苦耐劳”的劳动，都是女性卡车司机冲破性别隔离的必要武器。劳动实践的

时间长度与经验累积也是非常重要的层面，女性卡车司机在公路货运业的劳动史本身就是一个“去标签

化”的过程：从入行时的小心翼翼，到适应、能干、胜任时的如鱼得水，由开微货跑短途到开半挂车跑长途，

从与人共同驾车到独自开车，劳动时间的増长与劳动经验的积累增强了女性卡车司机的信心，也逐渐将工

作能力转变为女性作为“职业性别少数”最重要的资本，而非性别。

第三，冲破职业性别隔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女性卡车司机充满分裂与流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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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意识及其与职业选择之间的张力说明，在意识形态与劳动实践中同时达成性别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而制度性隔离的冲破仅靠女性卡车司机的个体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无论职业性别隔离的存续，还是

冲破职业性别隔离的过程都不是静态与平行的，而是动态和多维的。在这个意义上，宏观职业性别隔离水

平的升降起伏并不仅仅是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的问题，更是真实的冲破职业性别隔离的复杂性的反应，因

而“性别革命的停滞”需要更加具体的讨论。我国女性卡车司机的经验说明，在微观劳动实践中冲破职业

性别隔离已经展现出多元的面向与可能。

第四，需要将性别放置于具体微观的劳动实践中进行交叉分析。对于不同工种的女性卡车司机的

交叉研究显示，她们在劳动实践中表现出的性别认同、性别意识、性别气质等处于从传统走向现代与后现

代的过程之中，每位个体在该过程中所处的位置都有所不同，但都充满多元性与流动性，远非简单的性别

二元论可以含括。同时，劳动实践之中的性别实践也呈现出动态性的特征，性别身份与性别气质之间的

二元僵化对应也被打破。这种动态多元的复杂性也可延伸至对“职业性别隔离”基于传统性别二元论的

定义的讨论，因为有的隔离也许并非仅仅是性别的隔离，还是劳动经验、工种或者雇佣体制的隔离。

在访谈中，所有的女性卡车司机都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公路货运这个她们喜欢、也能胜任

的行业。但是在公路货运业完全冲破职业性别隔离、达到某种程度的性别平等道阻且长。它需要女性

职业地位的整体改变与社会舆论对于女性司机“污名化”的消除，需要代际轮替带来的性别平等意识的

增长，更需要劳动力市场诸项制度的改变。女性卡车司机的案例为研究职业性别隔离提供了极佳的范

例，她们的经验使我们得以更加立体、动态地去看待职业性别隔离，也启发我们在微观劳动实践中具体

而微地探讨职业性别隔离。唯其如此，关于职业性别隔离的讨论才能更加深入，我们也才能发现，“性

别革命”表面上进入了停滞的阶段，其下却隐藏着波涛汹涌的暗流。降低性别刻板印象负面影响的“去

标签化”与代表着多元复杂性别策略的“性别工具箱”说明：微观劳动实践中的性别实践繁杂多样，它时

有反复，但始终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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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abeling and the Gender Toolbox:

The Micro Labor Practices of Female Truck Drivers
MA Dan

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s the micro labor practices of female truck drivers from the labor and gen⁃
der perspectives. Female truck drivers face severe occupational gender segregation. As an occupational
gender minority, female truck drivers first adopt a“de- labeling”strategy to minimize the gender stereo⁃
type effects and establish their gender legitimacy in a male-dominated field. On this basis, female truck
drivers also flexibly use the“gender toolbox”to identify the different degrees and directions of gender
prominence in different labor situations. As a result, they can adopt appropriate gender strategies to adapt
to the situation. The experience of female truck drivers shows that breaking through occupational gender
segregation is a dynamic process closely following the micro labor practice. Their agency in the micro la⁃
bor practice breaks through the rigid opposition of“gender dualism”and provides more possibilities for oc⁃
cupational gender equality.

Key Words：Female Truck Drivers; Occupational Sex Segregation; De-labeling; Female Masculinity;
Gender Tool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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